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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驱动机制和影响分析*

白 娟
（北京华文学院 华侨华人与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2206）

提 要 本文以半结构式访谈和个人民族志材料为依据，剖析华裔祖语生视角下家庭语言政策对其祖语保持的影

响，从而揭示家庭语言政策在华文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家庭语言政策实际上是华文教育的原生驱动力。今后

在华文教育规划和政策实施中，应当在促进华人华侨家庭的语言意识、增加面向华侨华人家庭的华文教育资源供

给以及加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等方面有所侧重。本文也为在强势语言环境下开展弱势语言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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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 uence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Learners’ Perspective

Bai J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drawn fro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ersonal ethnographic backgroun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 uence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n the retention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hus reveal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Chinese heritage education. The fi ndings show that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maintenance of Chinese 

in overseas Chinese famil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cus on these familie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heritage language retention, 

increase the provi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strengthen research o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is paper may be of signifi cance for the education of weaker languages in the contexts of dominant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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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费什曼（Fishman 1970）较早提到了家庭语言的代际传承问题，近年来学者对家庭语言政策 a 的

研究更为集中和深入（叶小燕，高健 2016）。斯波斯基（Spolsky 2004）从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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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北京华文学院 2016 年度院级一般项目“母语传承与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HW-16-B0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16AYY005）资助。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给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a　目前学界在“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和“家庭语言规划（family language planning）”这两个术语的

使用上没有严格区分。本文在征引文献时遵从原文，在论述本文观点时则使用“家庭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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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3 个方面阐述语言政策问题，并将“家庭域”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波斯基 2016），很多学

者的研究以斯波斯基的理论为基础（King et al. 2008 ；Schwartz 2010）。国际语言学期刊《多语与多文

化发展》2012 年第 1 期以专刊形式发表了 6 篇文章探讨家庭语言政策问题（Spolsky 2012）。家庭语

言政策的研究范畴是什么？ King 等（2008 ：910）套用 Cooper 关于语言教育规划的定义，认为家庭

语言政策研究的是“监护人试图通过何种效果的何种决策过程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影响哪些家

庭成员的何种行为”。从现有文献来看，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关注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家庭在语言

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等如何产生、运作并发挥

作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的家庭语言政策状况；家庭成员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角色与互动过程；家

庭语言政策与外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每一个家庭的语言政策，不仅受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种族等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个人语言能力、语言经历、语言意识、语言态度、语言环境等因

素互相作用的产物（Curdt-Christiansen 2009）。正是由于家庭语言政策涉及的范围和影响因素如此复

杂，所以我们很难用一种理论或方法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待

持续深入的挖掘。

在针对双语或多语家庭特别是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研究中，我们探寻的主要问题是：影响代际语言

选择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某些移民家庭较好地保持了祖语，而另一些家庭则不能？以往的研究有一些

已经涉及了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情况及原因（王玲 2016 ；俞玮奇 2012），但总

体来看，从儿童自身的角度考察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较少（King et al. 2008）。有关华裔祖语生的研究提

及较多的方面是从教师和家长角度阐述他们对华文教育的认识及付出的努力，也提到了他们眼中华裔祖

语生的语言态度和学习态度问题（李嘉郁 2011 ；康晓娟 2015），那么在华裔祖语生眼中，是哪些因素

影响了他们的祖语学习呢？本文的研究试图将研究重点回归到华文教育的对象——华裔祖语生，通过华

裔祖语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自我“反思”，进而探讨华文教育还应当关注哪些问题，解决哪些问题。

二、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材料

研究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半结构式访谈材料，我们对国内某大学华文教育专业本科一年级

的 17 名华裔学生进行了每人约 30 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目的是了解其来华前后的阅读状况。其中一

部分对话围绕访谈对象的家庭语言状况和语言教育经历展开。这 17 名学生大部分年龄在 17 ～ 20 岁之

间，只有 1 名是 28 岁；国别情况为：印尼 13 人，泰国 2 人，柬埔寨 1 人，厄瓜多尔 1 人。除泰国学

生外，其余学生在家庭中或多或少地使用汉语方言甚至汉语普通话。另一部分研究材料来自网络上的

个人民族志材料。我们通过国内知名的社交网络平台——“知乎”得到了 4 位欧美华裔青年 a 提供的

有关其家庭语言教育的自述，在征得他们同意及确认后，作为研究材料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0.0 对文本按不同主题进行自由节点和树形节点编码，共有 247 段

a　《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如何解决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257319。访问时间：2016 年 5 月

16 日。这 4 位欧美华裔青年都是新移民后代，分别来自英国、西班牙、瑞士、德国（现居中国）。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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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进入编码，形成 24 个自由节点，最终形成高阶节点 6 个。具体说明如下 a ：

表 1 原始编码示例

序号 节点 文本示例

1 多语
我妈妈是台湾人。爸爸马来西亚。（你们在家说什么？）普通话。但是那个台湾的。
而且我们掺了印尼话，比如说语法啊，很多。我在印尼上学是英文的。英文的学校。

2 家长语言意识强
然后妈妈对我的要求也很高，因为我姐姐也不会汉语，所以她（指妈妈）觉得汉语
也特别重要，一直给我（说），你去补习，你去补习。

3 影视资源
小时候家里经常看中国的电视，我的曾祖父他们喜欢看，我看一点儿，但是看不懂。
只有从歌词里，因为喜欢那个歌。

4 家长语言实践
可是有听过华文什么什么，因为我妈妈喜欢听中文歌这样，给我们听，从小教孩子
歌，或者她的邓丽君什么的。

5 家长语言管理
晚上必定是要让我简单讲一篇今天看了的小故事，临睡之前我爹也必定再一个字儿
一个字儿的跟我玩一遍识字卡片。

表 2 编码主题列表

序号 编码主题 原始编码示例

1 家长语言意识 家长语言意识强、家长语言意识弱

2 语言环境 影视资源、书本、社区、家庭语言、华文学校、回国居住

3 语言水平 高级、中级

4 语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民族认同……

5 家长语言管理
送子女去华文学校、要求家庭对话使用华语或方言、给子女配置华文学习资源、

送子女到中国短期居住、给子女灌输中华文化观念

6 家长语言实践 在家里说华语、在家里说双语或多语、表现出对华语言文化的喜爱……

利用 Nvivo10.0 的模型功能，我们将上述主题及其下位节点的聚类关系表述如下：

图 1 节点聚类关系图示

a　在对材料进行编码时，我们借用了斯波斯基（Spolsky 2004）有关语言政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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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以下模型：

图 2 家庭语言政策与语言水平的关系模型

下文以此为据，对华文教育中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进行描述和分析。

三、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

（一）华文教育的家长驱动机制

如果以华裔学生的华语文化水平及其对中华语言文化的认同程度作为其家庭语言政策是否成功的

指标，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 家庭尤其是家长充分认同和热爱中国语言文化，具有强烈的语言文化传承意识。家长的语言意

识决定了家庭的语言教育方向，是家庭语言政策的行为基础。大多数华人家庭的家长都在一定程度上

将语言文化的认同与其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认为身为华人，就有必要掌握中华语言文化。这种语

言观念促使华人家长在子女的华文教育问题上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家长更敏锐地察觉到华文对子女

未来发展的潜在价值，这种工具性动机也强烈地影响了下一代。一名从小上华文学校、刚刚高中毕业

的访谈对象在回答为什么学华文时说，她觉得自己身为华人，一定要懂华文；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发展

了，华文在印尼吃香，华文好的人就业前景好。她的这些观点与其母亲一致。可见，家长的语言意识

对子女影响较大。有的华裔学生也意识到家庭语言规划越早越好，一名家庭语言为闽南话的学生介绍

说，她在华文学校学了普通话以后，就开始坚持与 3 岁的妹妹用普通话交流，这样就能为妹妹的华文

学习打下基础。

2. 华语（包括方言）是家庭成员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交际用语。在东南亚，有很多华人社区，

语言环境较好，家庭之外也有较多的华语使用场合，所以家庭语言使用环境也较好。有的访谈对象认

为自己家的家庭语言意识较强，其中一名学生说，如果在家里说印尼话，家长就会加以纠正：“你不

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不说华语（此处指客家话）？”而在欧美等国，很多华人家庭呈散居状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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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华文社区，家庭是唯一可能使用华语的场所。因此，家长们为了让子女学说华语，往往立下在家

只能说华语的“家规”，并用各种手段来强制实施。一名华裔青年说，如果在家说了所在国语言，父

母就会装作听不懂，甚至采取较激烈的手段。在家庭语言实践中，家长坚持并身体力行，使用祖语和

孩子交流，是孩子能够熟练掌握祖语的重要途径。

3. 家长通过华文书籍、影视资源、网络资源等，尽可能为子女创造了良好的华文环境。我们的访

谈对象大多在 18 岁左右，他们的父母从小接触过较多港澳台电影、电视、音乐，这些在一定程度上

构成了其子女华语及文化教育的养分。相比之下，欧美华人家庭的华文环境则显得更为积极，也更

为刻意和艰难。从自我民族志材料来看，家长们都会克服各种困难，想尽办法从中国运来各类华文书

籍、影视资料，其目的就是引导子女学习华语，让子女爱上华语、爱上中国文化。适合幼儿的动画

片、绘本、童书等，是很多华裔孩子学习华文的起点。一些经典的影视剧、文学作品、游戏软件，以

及当代便利的网络资源，更是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熏陶并沉迷其中的不二途径。

4. 家长亲自指导子女学习华语，并能使子女在美好的亲子时光中体验到中国语言文化带来的乐

趣。不少访谈对象在来华之前，都在华文学校或华文补习班有过时间长短不一的学习经历，有的只在

来华前集中学习了 7 个月的华语，就能同其他长期补习华语的学生一样通过来华留学的选拔考核，至

少在听说能力上没有太大差异。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其家庭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在访谈中谈及家

庭语言环境时，除了在家使用华语交流，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的印象较为深刻的事件有：和家人一起

观看过的华文电影电视、娱乐节目，阅读过的华文书籍，家长介绍过的中国，等等。一名受访学生

说，她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教她唱华文儿歌；她妈妈爱听邓丽君的歌，她跟着听，以至于能清楚地说

出每一首歌曲在磁带中的顺序。另一名学生说他在家经常与父亲一起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而

且在理解上没有问题。以上经历说明，华裔学生的中国语言文化基础主要是在家庭中由家长指导完成

的，而家长作为儿童语言教育的主要施为者，其语言意识和教育理念至为重要。

5. 送子女去华文学校，接受系统的书面华语教育。如前所述，华文学校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延伸场

所，华裔学生在家庭中打下华语听说基础后，进入华文学校能够系统地学习拼音、汉字，听说读写全

面提高。一位欧美华裔青年说，他在进入中文学校之前，听说读的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书写汉字能力

和写作能力欠缺，是在中文学校补的课。

华人家长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信念，不仅促使他们在家庭内部有意识地使用华语，向子女灌输学习

华语的好处，也促使他们为了给孩子营造更好的华文学习氛围，积极地参与到华文教育事务中去。特

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除了传承中国语言文化的目标，当代华人家庭

更加意识到掌握中国语言文化对其子女未来发展的潜在价值，这种工具性动机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和热

心地参与华文教育事务，从而使华文教育逐渐形成了一种“家长参与”的模式（李嘉郁 2011）。这种

模式表现在：（1）家长是华裔学生上华文学校最积极的支持者，很多华裔学生上华文学校，只是遵循

家长意愿。（2）家长是华文学校的赞助人。大多华文学校的资金等主要依靠捐赠，家长为了子女顺利

就读，支持华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华文学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助力。（3）家长直接或间接地

参与华文学校的运营管理。华文学校的专职人员一般较少，很多行政事务，甚至教学事务，都由家长

兼任，有赖于家长支持。（4）家长是华文学校完成教学及其他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对教师和

学生来说，华文课难度大、任务多、时间少，再加上学生一般年纪较小，缺乏耐性，如果没有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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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配合，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另外，华文学校专职人员较少，工作量大，各类学生活动都要

发动家长一起参与筹划组织。总之，由于家长的热心参与和积极支持，华文学校已不仅是一个教学组

织，也是家庭语言政策向家庭之外延伸并实施的一个特定场所。

6. 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不定期地让子女到中国居住。这一点新移民具备更便利的条件。他们移民

时间不长，与中国的亲友联系较多，可以把子女送到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使其华语文化水平有较大提

升。东南亚华裔学生则较难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华人聚居的社区，还保有较好的华语环境，使其在

家庭之外与亲友之间还有较多的使用华语的机会。

反之，如果华裔学生的华语文化水平较低，其家庭语言政策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家庭成员特别

是家长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承意识并不强烈；家庭交际语言非华语；家庭的华文资源较少或没有；子女

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华文教育；家长的教育方法存在一定缺失；等等。

（二）家庭语言政策对华裔学生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华裔学生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对其个人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一名受访学生在提到选择华文教育专业的原因时说，她的家长在这方面给予了她充分的自由，从

不干涉她的选择，但是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指华语方面）和所在的环境，包括她自己耳濡目染的

父母长辈们对中国和华语的好感，促使她渐渐喜欢上了华语。可见，家庭语言政策在华裔青少年的

语言意识建构上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家长自身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等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作

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许家庭语言教育的真谛除了“言传”，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家长

的“身教”产生的示范作用。从访谈结果来看，绝大部分华裔学生对中国及中国语言文化都有强烈的

好感，并且认为身为华人应该能够使用华语。他们也承认，家长之所以鼓励他们上华文学校，并且支

持他们来华留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懂华文的人在本国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他们学的是华文教育专

业，但很多人表示回国后未必从事华文教师职业，翻译、培训和与中国的经贸工作等，都是更为理想

的选择。

对所在国语言文化的掌握和民族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承，也使华裔学生在经历长期的、有时甚至是

痛苦的认同思索以后，能够以更超脱的姿态跨越民族、国家的樊篱，客观地看待多种文化，更加成熟

和包容地处理多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当他们以这种跨文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族裔文化时，会

对其有更深的认同和喜爱。一位华裔青年说：“最深的认同感，莫过于‘我了解它的过去，我活在它

的当下，我知晓它的优点，我也深知它的缺点，但我仍然深爱它，并想让它的未来变得美好’。”a 这

正是华文教育的最高目标所在。

四、问题与思考

回顾华文教育的历史，不难发现，华文教育最早以家塾、私塾的形式诞生；华文教育最早的教学

对象，是以家庭成员为起点和核心，扩展至家族、宗亲、同乡，乃至同胞。很多老牌华校是以同乡、

同宗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同时审视华文教育纵向的过去与横向的现在时，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华文教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家长驱动机制，华文学校等家庭以外的学习实际上可以看作

a　《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如何解决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25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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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语言政策场所的延伸。从家庭对个体语言教育的重要性来看，华文教育不能忽视家庭语言政策。

然而人们对此还未能充分认识。

1. 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已有很长历史，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自觉、自发、自主的行为，缺少

更高层面的科学规范的指导。华人家庭特别是家长为了子女的语言问题付出了种种努力，然而无论其

成功与否，华裔子弟的华文学习之路都可以说殊为不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语言意识、教育方

法等因素。家庭语言政策的价值和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认识，人们大多数还是认为这是家

庭的“私事”，取决于家长的个人语言意识，并且在我们的语言规划工作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

果我们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高度来审视家庭语言政策的价值和作用，就不难理解将其纳入宏

观语言规划范围的意义和必要性，同时也能更清楚地了解良好的家庭语言政策在实施宏观语言规划和

战略方面的重大作用。

2. 语言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海外华人及其后代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焦

虑、困惑和矛盾，使语言文化传承遭遇困境。文化认同的建构受到主体所在环境的影响，华裔子弟特

别是新移民子女处于所在国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都深深地打上

了所在国文化的烙印，对所在国文化有更强的认同；仅凭血缘、民族等方面的联系就期望华裔青少年

如家长所愿，对遥远的甚至完全陌生的祖籍国产生自然的认同，对民族语言文化产生喜爱之情，这是

不太可能的。当他们面临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时，往往会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未来

往何处去？”这样的身份困惑。而家长的认同危机则没有这么强烈。因此在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

策问题上，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华裔学生的“被学习”与家长强烈的语言文化传承意识之间

的矛盾，相当一部分华裔子弟由此而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厌学”华语的心理，反而不利于他们对民族

语言文化产生认同。与上述情况相反，有的华人家长为了使子女能够迅速融入所在国社会，在中国语

言文化方面持无所谓态度。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认同问题即家庭语言意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认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形成良

好的家庭语言政策要重视的问题。事实上，华人家长大多能感受到自身和子女在这方面的差异，也在

不断地探索如何与子女就此问题达成共识。

3. 有关家庭语言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与华文教育相结合，转化为可操作性强的应用

成果。家庭是祖语保持的最后堡垒，发生语言转用的关键在于父辈迁就子女的语言使用习惯，这一

点已为研究反复证明（丁石庆 2008，2009 ；张宏玉 2013 ；陈保亚 2013 ；等）。近年来华文教育领

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华裔学生及其家庭语言政策状况，探讨家庭的语言政策与华裔学生的华语

学习和华语水平之间的关系（魏岩军等 2012，2013 ；康晓娟 2015 ；于善江 2006 ；等），并不同程

度地证实了家庭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已为儿童语言发展、

儿童语言教育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应用成果，但是目前看来我们的语言规划还没有真正将语言保

持的宏观目标与个体语言能力发展完全结合起来考虑，家庭语言政策和儿童语言习得之间还存在较

大的盲区（King et al. 2008）。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使其与华文教育的目标有机

结合，使华裔子弟包括华语在内的个体语言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从而达到祖语保持与传承这一宏观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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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 议

在强势语言环境下如何进行民族语传承的问题上，无论是国际移民语言研究，还是国内民族语

言研究，抑或是华语和华语教学研究，以及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理论研究，

都已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家庭在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教育乃至语言保持与传承中的特殊地位。尽管在

全球化形势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语言和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家庭语言政策问题逐渐引起重视，但仍

然是语言规划中相当薄弱的一环。李宇明（2013）认为，缺少家庭语言规划是中国语言现代化还未

完成的三件事情之一。“现在，每一个家庭都普遍存在双言双语现象，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为自己的孩

子做语言规划，但没有人来研究，没有人来指导。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规划更重要，如果不让孩子

说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个民族语言很快就会消亡。方言区如果不让孩子说方言，方言很快就会消亡。

语言规划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和地域层面。”可见，仅从语言保持的角度来看，科学可

行的家庭语言政策是形势所需。Cooper（1989 ：37）认为：“宏观语言规划和微观语言规划在操作过程

方面是相同的。”以微观语言规划单位为研究对象，“解剖麻雀”，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把握语言规

划中的种种规律。华文教育中家庭语言政策的经验总结和反思，不仅为华文教育提供直接参考，也

可为通用语环境下民族语言文化和地方语言文化的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对家庭语言规划的

研究，也为我们深入掌握语言规划的规律、做好语言规划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

重视家庭语言政策在华文教育中的作用，重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势在必行。应当将其纳入华文教

育规划的范围，在提高华人家庭语言意识、华文教育资源供给、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等方面做好以下

工作。

1. 制定和开展针对华人家长的华文教育培训，培养和加强家长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承意识，宣传行

之有效的、先进的语言教育理念和方法。首先使华人家长在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等方面的问题上

有自觉意识，不仅有助于解决他们自己在所在国产生的认同问题，也有助于他们在子女教育中通过不

断的自省和反思，避免自身的认同焦虑影响到下一代。其次使华人家长充分认识到语言对于家庭特别

是其子女语言能力获得与发展及其未来的潜在价值。再次是通过培训使家长掌握科学的儿童语言教育

方法、技巧，使其家庭语言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华人家庭对子女语言问题的重视以及家长在华文教育

特别是华文学校运营及教学中的参与程度，为开展此类家长培训提供了可行性。

2. 为华人家庭实施家庭语言政策开发和供给优质教育资源。华人家庭的教育资源适用与否与家长

自身的语言意识、教育理念、文化水平等密切相关，也与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途径有关，因而不同

家庭的教育资源是存在差异的。针对华文教育的家庭语言政策，应当协助家长为华裔子弟打造适用性

较强的家庭华语教学资源库，营造良好的华语学习环境。除了语言教学资源外，优秀的中国文化产

品——图书、音乐、影视、民俗及其他传统和当代艺术，都可以作为华文教育资源输出，寓教于乐的

文化产品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3. 将家庭语言政策纳入华文教育研究的重点。家庭语言政策是华文教育的一部分，家庭语言政策

研究也应该是华文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充分了解家庭语言政策的特点、现状与需求，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家庭语言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能够使华裔学生获得良好的语言基础，形成

健康的语言意识，为其语言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及促进华裔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同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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